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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孙 荣 庆

江苏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兴化，有着
500多年的历史，其灿烂辉煌的文化积淀
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其中，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民间庙会和
戏剧文化，自古至今一直在百里水乡兴
化广为流传，从而成为当地民俗和传统
文化的一大特色，受到海内外专家、学
者的广泛关注。

庙会民俗与地方戏曲
兴化庙会民俗与戏剧文化历史悠

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35个乡镇
614 个行政村、2400 多个自然村庄中，
有各种形式内容不同、规模大小不一的
传统庙会组织200多家，且庙会一旦举
办都要邀请苏北各地的专业淮剧表演艺
术团体或“草台班子”进行演出。这种
庙会民俗与戏剧文化联袂现象居苏中、
苏北及里下河地区之首。兴化举行庙会
和戏剧演出时，参与和观摩人数之多以
及两者的形式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
广、影响之深远令人叹为观止。如此独
特的“庙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农村经济、文化和群众文体娱乐活动的
开展。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颇值
得民俗学家及庙会文化、戏剧文学研究
者进一步探讨研究。

庙会民俗与戏剧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有机整体。庙会民俗是以寺庙为依托，
以信仰活动为动因，融艺术、游乐、经
贸活动为一体的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
社会价值、民俗价值、娱乐价值、经济
价值。而戏剧文化则以庙会为载体、以
信教群众平民百姓为平台、以酷爱人群
为动因，融文学、艺术、娱乐为一体的
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文学
价值、观赏价值、经济价值。

庙会民俗与戏曲文化两者融合、源
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依赖
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普遍规律，为城乡百
姓所喜闻乐见。据有关史料记载：自清
嘉庆年间 （1796—1820年） 起，兴化官
府为顺应民间对水文化和古代英雄人物
的信仰，规定每年一度由同业公所为主
体，牵头组织三班民间庙会即农历五月
十二日的“城隍会”、五月十六日的“都
天会”、五月二十日的“龙王会”。当时
这三班庙会都有戏班唱戏。

旧时，兴化演出戏剧没有专门的剧
场，家班演出多在府宅戏楼、厅堂，庙宇戏
台，民间班社演出多借广场临时搭草台。

地方戏淮剧就属第三类演出。临时搭台、
随搭随拆。可以想见当年的地方戏淮剧班
社在百里水乡搭台演出之盛况。

香火戏与传统庙会
活跃在百里水乡的淮剧，古称“香

火戏”，属“傩”的一支，“傩”本是古
时腊月驱逐疫鬼的一种仪式，起源甚
早，和巫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兴化
地处江淮之间，古代巫风盛行，本是民
间的歌舞活动和传统习俗。做“香火
会”内坛以唱神书为主，外坛以表演武
技为主，念唱中并以锣鼓来渲染气氛。
通过“香火会”这种形式达到逐疫、驱
邪、禳灾、祈年、纳吉、降福等目的。
在充满神秘色彩的法事活动中，由做会
的僮子唱忏礼拜，击鼓起舞等表演，由
此逐渐演变成一种具有戏曲形式的文化
形态，被称之为“香火戏”（淮剧）。因
民间把做“香火会”的艺人称之为“僮
子”，故“香火戏”又被称之为“僮子
戏”。

晚清至民国初年，百里水乡农村的
“神戏”特别盛行，求雨、治蝗唱求神
戏，庄稼生长唱青苗戏，丰收后唱酬神
戏，逢香会唱会戏，牛市、船市唱行会
戏，富户有喜庆事唱庆贺堂戏等。当
时，仅兴化城乡就有30个徽京戏班和经
过演变的里下河九大淮、京班底的五个
民间班底在水乡演出，这些班底多数演
出寺庙门前的戏台，也有少数班底在村
庄广场搭墩子、打围子为农民兄弟演
出。直至上世纪50年代，兴化淮、京班
底转变成为兴化县淮剧团之后，演职人
员中还有人会唱徽调。在百里水乡的大
地上，如今的“都天会”“三官会”“太
平会”“龙王会”“签司会”“三元会”等
大、小庙会举办时，都曾有来自两淮、
盐阜以及里下河和本地的专业、业余淮
剧团前来搭台为广大农民百姓奉献出一
道道精美的淮剧大餐，让农民百姓一饱
眼福、耳福。

传统庙会与地方戏剧
“金沙沟、银时堡、中堡庄的银子

动担挑。”这句流传在兴化西北部地区几
百年的民间俗语，同时也充分证明上述
三个鱼米之乡的三个文明程度，时堡的
历史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该村
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六的“都天庙会”都
是传承的兴化城的“都天会”的形式，
其庙会期间的民俗表演栩栩如生、热闹
非常，如表演队伍里的踩高跷，中国四
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沙和尚、猪八戒、唐僧、妖精等游走在
大街小巷的人物和仪仗、鼓乐、花担、

花船、莲湘、腰鼓、舞龙、舞狮、济
公、蚌精、马头舞等舞姿迷人活泼，几
十个民俗节目既独立成章又和谐统一，
广大村民沉静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
尽情地享受着新时期给他们带来的“中
国梦”。

1997年2月 19日，兴化市刘陆乡三
赵村村民纷纷来到村头焚香祈祷：“老天
保佑陈团长手术顺利！”“保佑陈团长治
好病早点儿回来，给我们演戏！”这是陈
德林夫妇永生难忘的一幕。

陈德林是什么人？在村民的心中他
为何受到如此的尊重？位于兴化临城镇
刘陆区的土地会，每年在正月初八举办
时，村中搭建的戏台都先后有泰州淮剧
团或兴化淮剧团、淮安淮剧团来此庙会
为村民们演出。三赵村村民与著名淮剧
表演艺术家陈德林、黄素萍夫妇以及女
儿陈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7年，陈
德林率团再次来到三赵村演出 《莲花
庵》《赵五娘》《卖油郎与花魁女》等经
典淮剧，上海东方卫视还专程为陈德林
来该村演出拍摄了时长17分钟的新闻纪
录片。三赵村的农民朋友为什么对陈氏
家庭如此青睐，陈德林、黄素萍作为淮
剧表演艺术家，女儿陈澄又是国家一级
演员，他（她）们一是唱得好，二是演
得好。一家人不光是嗓子好、唱腔婉
转、表现细腻、圆润，更重要的是从唱
词思想精神内涵出发，把每段唱词所要
表达的内涵全面准确地表达出来，从而
传达到广大观众心中。陈德林的唱功可
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似在不经
意之间完成了唱词内涵及意境的准确把
握和表达，从而有利于塑造人物的内心
世界和戏剧的情境。再拿女儿陈澄来
说，近年来她唱的《祥林嫂》“天问”一
段，登台演唱已无数次，每次都能深深
地打动每一位观众。她的演唱是全身心
地投入了角色塑造之中，原省戏剧家协
会主席刘俊鸿认为：如今的陈氏家族女
承父业，从“陈腔”到“澄腔”，标示着

“陈派”的淮剧艺术在不断地发展更新。
陈氏家族在兴化三赵的精彩演唱，使这
个具有浓厚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的苏中
小村声名远播。

中堡镇的古村东皋具有深厚历史文
化底蕴，这里每年一次的签司庙会举办
前都会邀请兴化市淮剧团或泰州市淮剧
团、建湖县淮剧团抑或“草台班子”等
多家淮剧表演艺术团体的一家来庙会演
出，其演出的剧目多数仍然是“陈派”
的经典剧目《王瞎子算命》《板桥应试》
《天要下雨娘要嫁》《团圆之后》等。由
于“陈派”唱腔作为淮剧小生唱法，又
转过来使淮剧旦角唱法也随之改变。如

今淮剧界确实出现“十生九陈”的现象，使
广大观众听起来新淮剧与过去的老淮调
有着质的变化，但最终一点儿也没有离开
传统的淮剧。陈德林、黄素萍被称为平民

“表演艺术家”的确当之无愧。

游走灯会与传统戏剧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沙沟一年一

度的彩妆游走灯会，就是“灯上有戏、
戏内有灯”，该灯会将传统戏曲和古老的
彩灯有机、巧妙地融为一体，栩栩如生
地游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边走边唱、
灯在人中动、人在灯中行，让沿街百姓
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广大老百姓
连续称赞灯会既弘扬了民俗艺术，又传
承了古镇的历史文化。该游走灯会在我
国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灯会中形式独
特，堪称“华夏一绝”。 例如虹桥三仙
灯：虹桥约建于元末明初，石桥下是东
西向的一条小溪，东接下官河、西连古
西塘河，终日流水潺潺，碧波荡漾。桥
南紧连镇区，桥北则是里下河诸乡镇中
最具规模的佛教场所——“大士禅林”。

从桥上经过，眺望远处，菜花垛
黄、芦苇青青，再看近处，小河里渔家
撒网，鹅鸭成趟，水乡美景胜似天境，
她们流连其间……

纵观游走灯会，它是传统的庙会民
俗与戏剧文化完美的结合，是中华民俗
文化的一朵奇葩。它既是江苏里下河地
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也
是古镇沙沟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充分
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古镇沙沟有个大兴村，是兴化新农
村建设“示范村”，这里每年举办“三元
圣会”就会邀请兴化市淮剧团、泰州市
淮剧团、建湖县淮剧团、宝应县淮剧
团、盐城市淮剧团中的其中一家参与庙
会的演出，那庙宇门前砖木结构、混凝
土屋顶的戏剧大舞台给剧团演出提供了
便利。在“陈派”经典淮剧《郑板桥系
列淮剧》《天要下雨娘要嫁》《马前泼
水》《牙痕记》《庵堂认母》《珍珠塔》
《太阳花》《唢呐声声》等传统或现代淮
剧演出中，全体演职人员认真投入，其
精湛的演技、圆润的唱腔，博得全场掌
声，广大农民看得眼花缭乱，听得如痴
如醉。

综观百里水乡兴化所有的庙会民俗
与戏剧文化，它们都是从江苏的民间小
调开始，经过著名词作家、作曲家和民
间艺人的整理编撰和创作成的曲谱体
系，与文学剧本有机结合后，登上了艺
术的殿堂。庙会民俗与戏剧文化长期深
深植根于民间，在水乡兴化具有广泛而
浓厚的群众基础，其影响力历久不衰。

兴化“庙会民俗”与“戏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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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骐
好诗人会讲故事

●
书 评

□顾维萍

讲故事这几年是个热词。都在讨论如何
从各方面讲好故事。会讲故事的人因此受到
关注，甚至成为网红。

平时偶尔读点诗，我就在想：诗要不要讲
故事呢？一般情况下诗好像不讲故事，讲故事
通常是电影、电视剧、小说干的事。诗只要把
那道叫做想象的彩虹桥建好，再找一些冷不
丁的意象群，让它们彼此间发生关联（当然也
可以混搭），一定要出奇制胜，打它个措手不
及。诗人常常就是这么干的。按正常规矩出牌
那不叫诗，手里捏着的那只“猴子”（也叫王）
隐藏得越深越好，甩出来的时候得举座震惊。
好了，祝贺你，这首诗成了。

但这样的诗可能会奏一时之效，逶迤而
出的意象的确颇让人目醉神迷，可等放了放，
回过头来再想，似乎已大雪无痕，不记得那诗
里都说了些啥。从这个意义上寻思，我倒希望
诗里面稍许有点故事，哪怕后来具体的诗句
记不住了，但诗中所述之故事却雁过留声，在
大脑的荧屏上留下了影像。

说几个具体的例子吧。诗人金倜今年2月
份（或更早）像是去了一趟湘西。行走途中用
手机给朋友圈发了一组诗，印象较深的有《谒
沈从文先生墓》《朱砂》等。而其中一首《苗寨
的孩子》讲了一个很不错的故事。故事中那个
羞涩的女孩，让我们看到了湘西的古朴与醇
美。好性情的金倜把阅读者当作听故事的孩
子，满脸慈蔼又特别认真地讲了他的一次路
遇：“去苗寨的路上/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站

在道路拐角的地方/唱着他们的歌曲/每个孩

子的手上都有手编的蝈蝈/当地的朋友提示

我们/不要随便给他们钱/不能培养他们不劳

而获的习惯/但可以花一元钱买他们编的蝈

蝈/要让他们意识到尊严/我看到一个羞涩的

女孩/个子很矮，没有唱歌/不安地搓揉着竹

叶做成的蝈蝈/我悄悄地给她十元钱/她开心

地把手中的蝈蝈都给了我/一路小跑离开了/

我记得她碎玉一样的牙齿很白/笑起来活脱

脱就是我女儿的样子/离开苗寨快一个月了/

那些孩子的歌声还时常闪现在我的睡眠/像

幽灵一样。”
一首诗全在这里了。诗人的故事讲完了。

有过旅游经验的，恐怕都碰到过这样的场景。
你不妨也设想一下，在这样的场景面前你会
逗留吗？你会关注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碎玉
一样洁白的牙齿”吗？你会把这样的路遇写成
一首诗给你的朋友吗？我当然无从知道这些
提问在一个相对的人数群里会是怎样的结
果。但我知道的是我自己，得老实承认，我做
不到。而我的好兄弟诗人金倜却做得到，他有
一颗孩子般纯美的心，他被人世间所有的单
纯与美善一次次打动又一次次呈奉他赤子的
真情。写真情也就无需卖弄，无需炫技，他选
择讲故事的方式舒缓而平实地娓娓道来。

那个“羞涩的女孩”是一幅白描，淡淡的，
却又浓浓的（诗人描述中倾注的那份情感，谓
之浓）——个子很矮，没有唱歌（有别于人群
中其他的孩子），不安地搓揉手中的蝈蝈（此
处的“不安”照应前述的“羞涩”），“悄悄给她
十元钱（“悄悄”在这里保护了她的“羞涩”），

“她开心地把手中的蝈蝈都给了我”（倾囊而
出，表现了这个女孩的纯洁无瑕）。“笑起来活
脱脱就是我女儿的样子”，此一句可视为全诗
（这个故事）最光彩照人的一处亮点。诗人把
笔下的人物一下子同我们每个人都拉近了，
感觉她就是我们大家的女儿。心中的暖意在
一瞬间蹈空袭来。

再来看格风的一首诗。格风是一位资历
不浅的媒体人。早年做过剧团编剧，在诗坛也
曾名噪一时。歇了些年头，近又卷土重来，且
有点旋风四起的意思，写得很猛。不久前他有
一首《纪念白球鞋》，是写少时的经历，讲了一
则独特而充满谐趣的故事，听的人分明感到
了他其实是想对岁月说点什么——“……上

课铃声和我饥饿的胃/在轧花厂对面的蔬菜

小学/我逃了两堂课/一口气跑到镇北老营/

登上师部一座废弃了的瞭望塔/芦苇滩之外

的旷野/水渠，田埂，稻草人/电线杆上歇着麻

雀/……我数了数地平线上的几棵烟囱/又数

了数九龙河口的九条细流/朝塔吊下杂草丛

生的干沟/撒了泡尿/然后下来/被二呆子告

到老师那里//老师赵婘，笑靥如花，人见人

怕/无锡来的女知青/她罚我背书/背完孔乙

己天就黑了/她要我接着背/纪念白求恩/白

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我哭了/脑袋嗡嗡

的/仿佛又回到呜呜作响的破铁架上/对岸砖

瓦厂的船队/运送着夕阳/西南方向一条老

街/密匝匝的屋顶升起白烟/我知道那里的西

街大药房/幽暗的后堂/木结构楼梯的拐角

处/庞举人头戴瓜皮帽的旧照片/那是我奶奶

的父亲/我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到白求恩身

上//学校已空无一人/我看见一双白色的脚

朝我走来/熟悉的花露水的味道/是赵婘/我

脖子扭向窗外/眼睛斜向她脚上的鞋/她的鞋

很白，窗外更黑了/她卷起课本/拍拍我的头

说不用背啦/以后记住/一个是穿长衫的先

生/还有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你回去吧/

我完全听不懂//后来赵老师离开了蔬菜小

学/从此音讯全无//为了遇见穿长衫的先生/

我在垃圾堆上/细数捡破烂的零钱/十岁生日

那天/给自己买了一双白色球鞋……”
格风的这个故事比金倜说的故事，读起

来是不是有点绕？好几根叙事的线交织在了
一起，放电影似的，一会儿切入一会儿切出，
此场景又跳到彼场景。捋一捋，其实也还脉络
清楚。先说了逃课，爬到瞭望塔上看风景，撒
了泡尿下来，被同学告发；继之说了被“笑靥
如花”的赵老师罚背书，背了《孔乙己》再背
《纪念白求恩》，脑子里开了跑马场，闪出“船
队”“西街大药房”“奶奶的父亲的旧照片”等
一些早已熟稔的画面；接下来又转回现场：花

露水，白球鞋，“人见人怕”的美女老师放了
“我”一马；故事最后扎口子还归到“白球鞋”
上来。最为谐谑的是，课文里“不远万里来到
中国”的白求恩，同一双“从此音讯全无”的白
球鞋发生了瓜葛。作者借助这个故事穿越到
40多年前的那方天空下面，寻找早已逝去的
少年时代，把一种凭吊与感伤揉碎了，让同他
一样回首往昔的人去体验，去钩沉，去发现，
得以在岁月之河的源头找到那个最初的自
己。

还想再说一个诗人——大友，与我曾有
一面之缘。约略知道他的一些经历，当过多年
的兵，转业后做了公安干警。当兵时狂读过一
些外国文学，这些年口语诗成了他的强项，据
说圈子里名气很大。口语诗的特点是短，但短
并非浅的代名词，愈短愈要求诗意的浓缩和
精悍。哪怕只有几句，也让你读出深藏的意蕴
来。他有一首《宫女》，仅五句，不妨来体会一
下：“你哪里知道深宫中的寂寞/后宫总共326

块砖石/我抚摸了无数遍/其中31块/有细细

的裂纹”。并非实写某个宫女，亦无具体的故
事情节，但浸淫着幽怨和怅惘的情景你尽可
以去浮想联翩。这是一种把故事引而不发，留
待读者去任意编排的写法，奇谲之处在于，诗
人煞有介事地说了后宫砖石的两个数字，把
百无聊赖空虚寂寞的宫女之痛刻画得入木三
分。

可见诗人讲故事，也都各有各的路数，或
“显”或“隐”，或明或暗。但我以为，最重要的
一点，即故事在他那个诗里一定是无法抽掉
的筋骨。像是盖房子的梁、椽，诗因它而立起。
当然，诗不同于小说，更不是专门意义上的故
事，它无需一二三四交代来龙去脉，也不要求
头尾俱全，善始善终，叙事成分的介入是为了
让诗变得饱满，有精气神，也更接地气。这样
的诗，就有可能被读者放进大脑里的收藏夹。
不知上述愚见可否成立？

故事里的玉兰芬芳
——读王玉兰的小说集《大沪庄》

记得当初拿到王玉兰送给我的长篇小说
《沈小菊》时，我首先对她的自我简介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王玉兰，笔名阿紫，1966年生，
江苏兴化人，江山文学网江南烟雨社团名誉
社长。自幼喜欢文学，高考落榜后，做过农民
工，玩过大船，卖过服装，年已五十，一事无
成。唯有对文字，一往情深。”就是这样一位年
过五十的乡间女子，正如有人在给她写的序
中所说：“王玉兰的写作属于偶然兴起，但很
快便能进入状态，赢得意外成功，却是有理可
循的。她自小喜欢文学，作文写得很好，高中
念的也是文科，具备着写作的‘先天’条件；高
考落榜后，她做过农民工，搞过运输，卖过服

装，开过快餐店，二三十年的生活磨练让她积
累了丰厚的人生积淀和生命感悟。”的确，人
到中年的她接触写作，写作便成了她的一个
精神出口，她也藉此获得了崭新的人生定位
与别样的人生表达。

如今这本散发着新书芬芳的短篇小说集
《大沪庄》又呈现在我面前，王玉兰正用她的
勤奋和努力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名声。

翻开《大沪庄》，作者像一个说书人一样
很快吸引了我。正如她的老师著名评论家姜
广平先生所说的那样：“王玉兰的成功，再一
次说明了现实主义的伟大。她以极简主义的
叙事策略，却写出了一个汁液饱满、青枝绿叶
的故事。”严格意思上来讲，王玉兰的这本短
篇小说集其实就是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水乡
大地——“大沪庄”上的一个个或喜或悲的故
事，是家长里短式的，但这家长里短的叙述中
有大爱、有温暖更有情怀。《寻常人家》里，一
对夫妻在庸常的生活中彼此有了些误会，甚
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后来在医院的一次检
查后，他们重归于好，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
道。在小说的结尾：“他拉着她的手，发现她手
心里都是汗。她看看他的脸，发现他眼里仍是
她熟悉的爱意。以后的日子，她好了，他也好
了，幸福又回到了他们身边。”小说没有什么
曲折离奇的故事，只是生活的一点浪花，但就
是这小小的浪花，让我们感到平常生活的温
馨与甜蜜。这种普通生活的温情同样氤氲在
《我的孩子我的宝》《福嗲嗲》《我爱你一生一
世》等小说中。小说的技法有千千万，讲故事
也是其中的一种，也许有人会瞧不起故事，但
一个连故事讲不好的人又如何去写小说呢，
难道只是一味的靠玩弄文字游戏、耍花腔炫

技来博得眼球，事实证明，技巧也是建立在故
事之上的，何况要讲好故事并不是每个人都
能做到的，现在我们的文艺提倡讲好中国故
事，我觉得王玉兰的小说就是中国故事的一
个缩影。小说中她唠家常式的文字风格，细节
描写的细腻、朴实，故事真实得就好像是昨天
才经历的事，甚至让人猜疑会不会就是她自
己的生活再现，这正是文学的一种境界，也许
正是作者所追求的文学表现。

如果仔细研读《大沪庄》，你会发现，这本
集子为我们塑造的众多的人物形象，写人的
占了集子的大部分。这从小说的题目可见一
斑。《大篮子》《杨水花》《冯小芳》《桂香和冬
梅》《好客的王二》《小玉和四九》《二先生》《张
自强》《福嗲嗲》等，如此众多的人物出现在作
者的笔下，显然不是偶然。传统文学的滋养在
王玉兰的身上有所体现，好的小说都是因为
成功塑造了独特而饱满的人物，王玉兰在《大
沪庄》里为水乡的人物画廊奉献了一个个精
彩纷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不能不说是
她对水乡文学的一种贡献，她是以自己的小
说恰到好处地实践了“文学乃人学”这一经典
的名言。在《大篮子》里，作者这样写到：

“大篮子从小能吃苦，家里的活，地里的
活，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她嗓门大，身板
壮……大篮子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生性泼
辣，家里家外，说话做事都是响当当的。但
她从来不欺软怕硬，又肯帮助别人，在大沪
庄，大篮子的口碑很好。大篮子看着二狗子
整天失魂落魄的样子，嘴上说不管他，心里
还是舍不得的，除了带好侄子，还特地抽空
去了一趟杨水花娘家。”这篇小说描写了一
位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本性善良却性

格泼辣，爱打抱不平又能总让结局圆满，其
叙述语言朴实通俗，情节设置跌宕有致，刻
划人物生动准确，充满了田野真趣和现实主
义精神，大篮子这个人物一下子立了起来，
令人忍俊不禁又过目不忘。

王玉兰的写作本来是为了消除生活中的
孤独，正如她向别人介绍走上写作之路的缘
由时所说的那样：“我女儿出嫁了，丈夫是个
大忙人，我从镇上超市下班回家常常是一个
人呆着，感到很孤独，闲暇时间，心里又记起
少年的梦想，一个水乡女子的文学梦。于是在
电脑上尝试写些生活中的故事，权当消磨时
间，哪知发出去后竟受到读者追捧，于是一发
不可收，文章越写越多。”

王玉兰的文字非常朴实，就像她从不化
妆的脸庞，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带给你扑面而
来的白玉兰般的清新与芬芳。

生活于乡间的王玉兰没有被琐碎而庸常
的生活磨灭激情和理想，“生在水乡，长在水
乡。祖辈、父辈的故事，自己这一辈人的经历，
让我常常想拿起笔写点什么。”每个写作者都
是对生活有话要说的人，未了的情，未实现的
梦，都可能是写作的理由。王玉兰生活在乡
间，可以说是在生活的底层，这在她的这本集
子中得到了明显的验证，她笔下的人物都是
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
离合都被王玉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她其
实就是他们的代言人，这也凸显了作者的生
命意识、家园意识。王玉兰的小说如话家常，
娓娓道来，在鸡毛蒜皮的琐碎中透出生活的
芬芳，是这个时代一种独特的乡土书写，让我
们在一种长期的审美疲劳中，突然看到了一
种久违的别样风景！


